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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东西德合并，电视画面的一角，有
一个骑在大人肩上的小女孩，不过六七岁的样
子，一身白裙，金色的头发、白净的圆脸，眼睛睁
得大大地四处张望，显得很好奇，似乎并不清楚
眼前为什么会这么热闹，那副可爱模样让人印
象深刻。

那一年，北京亚运会上，母亲最喜欢的小老
乡、被誉为“中国小燕子”的体操名将陈翠婷战
胜诸多对手，先后站在了女子团体冠军、女子全
能冠军、自由体操冠军的领奖台上。“陈翠婷”这
个名字很长一段时间挂在母亲嘴上，而在我心
里，我当时更喜欢的则是那个扎着马尾巴、长着
一张瓜子脸、身材纤细苗条看上去文文静静的
樊迪，而她的这些特征也成为我若干年后选择
女朋友的首要标准。

那一年，七角井有头有脸的风云人物之一、
盐厂副厂长孟炜年初被免了职，据说是收了客
户5000块钱。才5000！当时大人们都为他不值。

……
那一年，从七角井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

生了太多太多的事，而且很多事影响深远，可对
我来说，意义最重大的却不是这些——

亮堂堂的风
那天有风，这本来就是个坏兆头。
但下午放学，我刚从学校走出来时，并没有

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当时我满脑子装的，全是上
课时想出来的计划以及该如何按照计划实施，
好好教训一下孟阳。我得让他长点记性，同时，
借着这个机会，我也可以让老木、大头、二蛋他
们三个知道我的厉害，让他们知道，我想当老大
可不是全凭嘴上的功夫。

当时的风并不大，连沙子都没扬起来，只卷
起几个塑料袋，红的蓝的绿的白的，风筝似的在
空中飘来晃去。可这又算什么？一年 365 天，七
角井至少有 200 多天都在刮风，这块土地上长
大的娃，又有哪个不是被风刮大的？虽然我学习
不好，可还记得，那个瘦得跟猴一样、成天戴副
黑框眼镜的地理老师讲过：这是新疆著名的风
口，风从这儿刮起，在 20 公里外一个叫十三间
房的地方排开阵势，形成闻名全国的“百里风
区”，最猛的时候连火车都能刮翻；而狂风卷起
的沙尘在南边的库木塔格地区沉积，便成了著
名的库木塔格沙漠。更何况，刚刚 3 月底，正是
七角井风最多的时节。

孟阳跟我不在同一个班。我跟他也没什么
仇怨，可他实在不该得罪老木，谁不知道老木家
跟我家离得近，从小我们就混在一起，大了以
后，他虽然学习比我好，却依然整天跟在我屁股
后面，平时最听我招呼，是我最铁的兄弟。他作
业没做是不对，可你孟阳就不能拖上一节课，给
他借一本等他抄完再一起交？干吗那么认真，跑
到老师那儿告状，害得老木挨骂？这事，老木自
己可以无所谓，我可不能不在乎，他丢人，我这
个大哥自然也没面子。恰好，我又听说，孟阳只
有一个姐姐，我可不怕一个黄毛丫头来找我算
账。

那一年我13岁，大老木将近4个月，正上初
二。七角井镇学校初二有两个班，我在二班，也
就是所谓的慢班，和我一个班的同学基本上都
是学习成绩不怎么好或是不怎么守纪律的，连
老师都不愿意管；而孟阳在一班，而且他还是一
班的数学课代表，不光学习好，人乖巧聪明，小
白脸长得也顺眼，是几乎所有老师面前的红人。

当时，我最大的梦想，不是像母亲所期盼
的，成绩能从地面一下升到屋顶，直接调到一
班。我有自己的梦，那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也能
像哥哥一样，交一帮朋友，走到哪儿都很威风。

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是老小，上面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当时上高一学习成绩老是全班前三
名的姐姐就不提了，我们俩天生就是对头；平时
跟我关系最好的是哥哥，他大我4岁，在镇上的
技校上学。哥哥经常和他那帮子朋友出去，打
牌、抽烟、喝酒，有时候还会跟人打架。这让爸妈
很不高兴，说过好几次，不准哥再跟他那些朋友
玩，当面哥都答应得很好，暗地里却还是经常和
他那些朋友在一起。根据我的观察，他的那些朋
友常来找他，但并不进门，只要院子外响起一声
尖厉的口哨，哥哥马上就会找借口出门。

有一段时间，我也经常屈起大拇指和食指，
按照哥哥教的方法，放进嘴里使劲地吹，想吹出
那种又尖又厉仿佛能刺破云霄的声音。在我看
来，哥哥长发一甩、然后吹响一声口哨时的样子
非常的帅，可轮到我，左手换右手，不管怎么吹，
也吹不出一点响动。这让我非常沮丧。

“差不多了吧？咱就在这儿等着！”出了校
门，走出大概 100 米，二蛋站住，四下张望了一
会儿开口道。

我回过神，有些不满地看了二蛋一眼。我们
四个人里，难道你二蛋是老大吗？但很快，我就
把心底的不悦压了下去，他们三个虽然都和我
走得很近，但真正听我话我能指挥得动的，只有
老木，而大头和二蛋之所以愿意和我亲近，是因
为我能给他们好处。别的不讲，他们都看过我那
一箱子小画书，吃了我不少好吃的，我还给他们
一人送了一把弹弓枪。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想
让他们真正服我，我还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好在，这样的机会马上就要到了。
“好，咱们就在这儿等他，敢不给咱哥儿们

面子，咱们也别跟他客气！”我强压着心头的紧
张，故作镇静地点点头，大人似的说着，和老木、
二蛋在马路边的树林带旁站了下来。现在，就等
大头的消息了，按照我的计划，刚才我安排他去
侦察孟阳的行踪。据老木说，今天正好轮到孟阳
值日，他得打扫完教室卫生才能回家，肯定会回
得晚一些。

“咱们这样，不好吧？”老木脸涨得通红，嗫
嚅地说着，直到现在，他还在犹豫。

这家伙，胆子比老鼠都小。我不屑地看了他
一眼，壮起胆故意大大咧咧地道：“你怕啥？待会
儿你们都不要动手，看我的！”在我的想象中，孟
阳的脸此刻就在我的面前，我先是左手虚晃一
下，然后出右拳，重重地砸在那张小白脸上。这
拳是直奔他鼻子去的，只这一下，就要让他满脸
通红，染满鼻血。虽然孟阳还没出现，可我的拳
头已经开始发痒，迫不及待想砸到他脸上。

孟阳怎么还不来呢？我的心越来越亢奋，仿
佛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汹涌奔腾，全身的血液

似乎都已燃烧起来。我相信，只要他一到，我肯
定会真的动手，真的。现在可不比从前，远的不
讲，哪怕是搁在去年，别说孟阳惹的是老木，就
算他直接得罪了我，我也不敢多看他一眼，因为
他爸就是年初刚被免职的盐厂副厂长孟炜，正
好管着我爸。

“来了！”二蛋忽然开口，打破了沉寂。
我抬头，果然，前面大头正快步向我们跑

来。“来了！来了！”他人没到，声音颤悠悠地，已
经远远地传了过来。

大头跑近，我们四个人全都猫着腰，钻进了
路边的树林带。这也是我计划中的一环，我想，
我们必须躲起来，如果让孟阳老远就发现了我
们，他肯定会意识到不对，肯定会有所准备或者
是提前开溜，那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这时，和我们一起走出校门的老师、学生全
都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风不光把我身旁三
人的脸吹得发白，也把整条马路吹得空荡荡的。

按大头的说法，孟阳并不是一个人在干活，
还有一个人在帮他，而且，帮他的人并不是他姐
姐，而是一个男的。由于距离远，大头并没看清
那人是谁。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两个人，而我
们有四个，照理没什么可担心的，可我的心仍然
怦怦地跳得厉害。

我似乎听到，七角井镇子后面，山的背后，
隐隐约约传过来一种朦朦胧胧的声音。我不知
道那是什么声音，但它经常在我耳边神奇地响
起。我曾不止一次想过，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走
出小镇，翻过山，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找一找，
找到那个声音的源头。而且，我还知道，只要这
种声音一响起，很快便会有大风刮来。

马路上，孟阳和那人这时已经出现在我视
线里，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着话，两个人挨得很
近，显得很热络。

怎么会是他？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就像身边那些叶子落

尽光秃秃的沙枣树，我呆呆地挺立着，呆呆地看
着，全身发冷、似乎泡在冰水中，又仿佛从天堂
一下子跌进了地狱，太突然，以至于连呼吸都忘
了……

那两人显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径自
从我眼前走过去，可他们的声音却锤子似的砸
进我耳朵，死沉死沉：

“我这忙，你可一定要帮。以后你万一遇上
什么事，有谁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来给你
撑腰！”这是孟阳身边那人说的，话语里夹着谄
笑，怪怪的，就像米饭里掺了沙子。

“嗯，好吧。”听得出，孟阳应得有些不情愿。
天仍是亮堂堂的。随着突然刮起的一阵疾

风，几乎在一瞬间，风的声音已经大了起来，嘈
杂了起来，“呼呼”声、“嗖嗖”声、“吱吱”声、“呀
呀”声、“哕哕”声、“呜呜”声、“沙沙”声……在我
的印象中，风有好些个颜色，黑的、灰的、黄
的……可今天这风，却是亮堂堂的，虽然不见踪
影，但风从各种物体上掠过发出的声音交织在
一起，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并在我身体内部形
成回响；脚下的大地似乎一下子便变软了，仿佛
一头受到了惊吓的动物，身体在不停地战栗，整
个七角井这时都开始发抖；空气中到处是春风
该有的那种硌牙的土腥味……

“咋办？那是你哥……”盈耳的风声中，不知
夹杂着谁的声音，和我的心一样绝望，似乎跌进
了深渊。

亮堂堂的天。
亮堂堂的风更劲、更猛了，响在耳边，也响

到了我心底。

月光下的沙枣花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想跟哥哥说话，心里

老有一种被他出卖被他欺骗的感觉。
如果他问我是什么原因，我会毫不客气地

告诉他，他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一想到他在孟阳
面前那副低三下四想讨好人的丑陋嘴脸，我就
觉得恶心、想吐。可他并不给我机会，在家时，他
老是一个人，默默地呆坐着在墙角，就像电视里
坐禅入定的得道高僧，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要
不然，就是在屋子里不停地转，就像一头被人关
进笼子里的狼；再不，就是趴在桌子上使劲地
写，搞得跟三好学生一样。我不知道他在写什
么，但我宁愿相信鸡有三条腿也不相信他是在
学习。我抑制不住自己强烈的好奇心，曾经想过
偷看，有一次，甚至成功地走到他背后都没让他
察觉，可让我失望的是，虽然当时他一只手支着
下巴一手握笔，在桌边已经坐了足足半个钟头，
面前的信纸却仍是一片雪白，一个字都没憋出

来；我还发现，他胆大包天，都敢在家里抽烟了，
虽然还避着爸爸妈妈，却不再躲我和姐姐，似乎
一点也不怕我们告状，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
呛人的烟味，以前他也抽烟，却从不在家抽，身
上也没有这么刺鼻的味道；另外，和从前一样，
他还是经常出门，但让我奇怪的是，他出门似乎
并不是找他的那些朋友，因为每次他出门前，我
都会伸长耳朵，细心谛听，可我并没有听到那种
熟悉的口哨。

哥哥身上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而且我敢
肯定，这秘密和孟阳有关。

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按镇上的
惯例，每周六晚都有电影，这一天也不例外，中
午放学时，写着电影名字的小黑板便在电影院
窗户上挂了出来：《百色起义》，一听名字就是打
仗的，肯定会很好看。

吃完饭，本来，按原计划，我是要去找老木、
大头他们一起去看电影的。可我发现，哥哥今天
吃饭吃得格外的快，不光快，而且吃得很专心，
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这哪是我哥？简直就像
换了一个人。而且，饭吃完，哥哥并没有急着出
门，这更是出乎我的意料。眼看电影就要开始
了，他怎么还不走？难道，他不看电影要在家学
习？我不信，就算这世上真的有三条腿的鸡我也
不信。还有，他的那些朋友为什么没来约他？

他到底要干什么？我很好奇。
正因为如此，我临时更改了计划，出门后并

没有直奔电影院，而是藏进了家门口的林带里。
不出我所料，我躲了没多久，哥哥便出了

门。
七角井的夜一如既往的宁静、祥和。
银白的月色笼罩下，哥哥走得很急，我轻手

轻脚，生怕惊扰或是踩疼了地上的月光似的，心
也怦怦狂跳着远远地跟在他身后。

很快，哥哥便走过几排平房，走出了我们所
在的盐厂二队居民区，顺着一个道口上了马路，
在马路上走了没几分钟又穿过马路拐向另一个
道口，道口旁有一个篮球场，哥哥笔直穿过球
场，又穿过一条林带，终于站住了。

我跟着他，小心翼翼地钻进林带，但我不敢
离他太近，虽然站在同一条林带边，可我们隔了
足足十几米，我全身放松，借着林带里树的掩
护，轻手轻脚一点点向他那边挪过去。

哥哥身前，大约 20米外正对着他的是一排
砖房，只看那排场大气的双扇铁门就知道，这排
房子比起我们家的房子明显要高档得多，也新
得多，不像我们住的房子是土块院墙，这里就连
院墙都是簇新的红砖垒砌起来的。这些房子也
是盐厂的，但住的却不是像父母那样的普通工
人，而是当官的。

耳边，一声尖厉的口哨划破宁静的夜突兀
地响起。

我心一惊，那口哨声很熟，是哥哥，他在跟
谁联络？

谜底很快就要揭晓，我小心翼翼地从林带
里探出头。

没多久，那排砖房靠右第二家的大铁门“吱
呀”一声张开口，吐出一条黑影。月光下，那人快
步走向哥哥，而哥哥也往前走了几步。

“把这封信给你姐，就说我在这儿等她。好
吧？”我看见，哥哥往那人手里塞了个东西。

“好吧。”那人低低应了一声，像是有些不大
乐意。

我看不清那人的脸，但这一个“好吧”却让
我一激灵，是孟阳！短短的一瞬间，我不光知道
了他是谁，而且很快便想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
果。为什么哥哥会讨好孟阳？为什么哥哥会变？
为什么哥哥整天趴在那儿写东西，还抽那么多
烟？这下全都有了答案。虽然才上初二，可我们
班已经有男生女生谈起了恋爱，真真假假说不
清，反正大家都在议论。不用说，我的哥哥也坠
入了情网，而孟阳的姐姐孟月就是他的目标。

孟阳回去，等了足足有半个钟头，那道门终
于再次张口，吐出一个苗条的身影，她身上，是
一袭比月光更白的连衣裙。

“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呢。”哥哥大步迎
上去，显得很开心。

“你来干什么？给你说多少次了，我得学
习。”苗条身影开口，似乎有些不高兴，声音就像
响铃一样脆生生的好听。

“学习学习，你不能老是学习呀。你也得出
来走走、活动活动，你看这月光多好。”哥哥笑
着，先抬头看了看天，接着把头又瞄向那个苗条
身影，侧转身，抬起一只手，指着林带大声说道，

“还有这沙枣花，多香啊……”

哥哥看天说月色的时候，我也抬起了头，今
晚，挂在树梢的月亮并不比平时圆，但经哥哥一
夸，似乎就是比平时要柔要亮，一下便烙在了我
脑海中；当哥哥的视线又转向林带、林带里的沙
枣花时，我也把目光投向了身边——月光下的
沙枣花。七角井的林带，大都是一种格局，中间
种杨树，两边是沙枣。而这时，我正好站在一棵
沙枣树旁边，眼前就有一枝沙枣花。虽然花就在
眼前，但起初我并没有留意到它的香味，哥哥话
说完，仿佛一扇门被打开，一股沁人心脾的甜香
激荡而出，一会儿就塞满了我的鼻腔，塞满了我
的气管，塞满了我的心肺，塞满我浑身上下每一
个毛孔，让人觉得说不出的舒坦。

这香，或许是她带来的，要不然之前怎么会
没有呢？我一边想一边定睛细看：银白的月光
下，只见一朵朵小小的黄里透白的沙枣花，就像
一个个怕见生人脸上含羞的小女孩，藏在枝叶
间，隐住身形。有生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
认真地打量沙枣花，并把它收进自己的记忆，看
上去，它们并不起眼，可从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
香味，却覆盖了整个小镇，还有小镇周边，那些
铺满黑石子的戈壁滩。

“行了，沙枣花有啥好看的？”苗条身影开
口，不耐烦地说着，打断我的思绪。

“有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你。”哥哥声音大了
起来，似乎有些急了。

“再别说了，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想这些。
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苗条身影叹了口气，
继续道，“我爸说了，以后我们的路都得靠自己，
而且只有考上大学离开七角井这一条路，如果
考不上，那这辈子就都得受人冷眼让人笑话
了。”

“这些我知道，可……”哥哥嗫嚅着，话都说
不囫囵。

“不行，我得回去看书了。”话说到这儿，苗
条身影一转身，说走就走，没有丝毫犹豫。

“月月，我爱你！”眼见着苗条身影已经到了
门口，手已经摸到了门上，哥哥突然开口，大声
喊道。他的声音混杂在沙枣花的甜香里，在莹白
的月光下久久回旋，有深情，有不甘，有无奈，有
失落，但更多的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悲伤，隐隐带
着哭腔。

眨眼间，泪水便模糊了我的双眼：
那个苗条身影蓦然回头，就像电影里演的

一样，向哥哥跑过来，她的脚步是那样轻盈，就
像一头奔向泉水渴急了的小鹿，也像亚运会上
正在进行体操比赛的樊迪，白色的连衣裙在空
中飘飞，如月光下盛开的一朵花；而哥哥张开双
臂，心有灵犀地迎过去，然后两个人紧紧地拥在
一起……画面就此定格。

然而，这却只是我的想象。苗条身影稍一停
顿，接着便消失在门里。

月光下，沙枣花香如故……

太阳雨
七角井镇子后面的戈壁，远处是连绵起伏

的群山。近处，一览无余的，是荒凉复又荒凉的
戈壁，除了星星点点几丛骆驼刺、红柳枝，似乎
很难寻到什么生命的迹象。

那天是星期天，本来我和老木他们打算到
戈壁滩上烧洋芋吃，结果，路上大头竟然抓到一
只刺猬。他不知从哪儿听说，把刺猬裹上泥，烤
熟了，泥一揭，刺猬的壳就掉了，味道极好。于是
我们就动手，把从家带来喝的水全倒上，和了一
大堆泥，裹好刺猬，又找来些枯死的红柳枝，老
木甚至回家把点灯用的煤油也提来倒了一些。
很快，烈焰腾空，浓烟滚滚。当我们费尽周折，满
怀希望地把泥团敲开时，刺猬蠕动了几下，竟爬
了起来。气急败坏的我们，一顿乱石，就让它死
于非命。

起初我们把精力全放在了刺猬身上，洋芋
直接就丢进了火堆，也没像往常一样用土盖住，
到最后，刺猬没吃成，洋芋烧得也不成功，8个大
洋芋，基本上都成了焦炭，每个能吃的还不到四
分之一，而且吃到嘴里一股糊味，难以下咽。

可就这样，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吃得很香。洋
芋吃完，二蛋提议，去学校打乒乓球。

回到镇子，天仍是晴朗朗的天，中间钉着一
颗白亮的日头，湛蓝的天穹下稀稀疏疏地缀着
些乌白的云团，云团间，不知怎么突然便落下些
雨滴子来，雨不密，却有黄豆大小，砸得林带里
的叶子、还有树上挂着的各色塑料袋“沙沙”直
响，像是喊疼；砸得林带里的麻雀“叽叽喳喳”不
停抱怨；砸在马路上，一下就是一个麻钱大的湿
印；砸在浮土路上，一滴雨便是一个蚕豆大的
坑，还要浮起一小股烟尘。

看着晴朗朗的天，我们几个一下便兴奋了。
七角井雨是极少的，有时连着几年也见不着，下
得再久也不过十几分钟，往往连地皮都打不湿。
更何况，天上还有这么好的太阳，不光是我，他
们三个一定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太阳雨。

确实稀罕。
“小雨小雨快下大，地上的娃娃不害怕！”大

头最先喊了起来，一边喊一边敞开衬衣，向前冲
去，好像这样就能多淋几滴雨，多占些便宜。我
们三个嚷着，在后面追。

很快便到了篮球场前，穿过林带，再往前，
便是孟阳家那排房子了。

我们正向前跑着，喊着，篮球场旁边林带忽
然窜出几条人影，都是小伙子，年纪比我们大得
多，看上去却比我们还要兴奋，也在雨中疾奔。

但很快我便发现了异常，那四个身影，前面
一个白衬衣显然在逃，想躲过后面三个黑 T 恤
的追赶。他两条长腿撒开，步子迈得老大，很快
便穿过篮球场，眼看前面便是马路。离那么远，
我似乎都能听到他急促的心跳、粗重的喘息。

可是，到了马路边，那个奔跑的身影就跟中
了定身法似的，一下子停了下来。

我们四个这时早就停住了脚，一起看热闹。
只见，白衬衣前面的马路上，不知从哪儿又冒出
来五个黑T恤，成扇形排开，朝他围过去。

我瞪大了眼睛，虽然离得远，可那五个黑T
恤中的一个，看身材、看走路姿势，不用走近我
也知道，那是哥哥。这段时间，准确地说，是从他
的表白被孟月拒绝以后，他在家变得更加沉默，
烟也抽得更狠了，一个多月工夫，右手食指、中
指似乎已经染上了爸爸这个老烟枪手指上才有
的那种黄。

他很痛苦，这我知道。
等我们几个凑过去的时候，八个黑 T 恤已

经把白衬衣围在了篮球场边上，而白衬衣鼻梁
上架着的一副近视镜，端端地正好对着哥哥的
脸。

“早就警告过你，再不准缠着孟月，你他妈
欠打是不是？不听话。”哥哥身边一个长头发似
乎是跟那副眼镜有仇，手指着一块亮亮的玻璃
镜片，骂道。而他的话也让我一下子便知道了事
情的原委。

“我没缠着她，是她让我去，给她讲题来
着。”白衬衣看着眼前气势汹汹的几个人，低声
咕哝着，似乎有些怕，但又不服气。

“你他妈还不承认。告诉你，以后再敢缠着
我兄弟的马子，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长头发
的手指头直接戳到了镜片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哥哥也开了口，
声音不高，却显得很认真。

白衬衣嘴巴张了几下，似乎看出哥哥没有
动手的意思，一下子镇定了很多，“我知道你喜
欢她。你放心吧，她根本就看不上我。”这句话就
像一条鱼一样，从他嘴里游了出来。他的话让我
的心一阵轻松。但紧接着，又一条鱼游了出来，

“不过，你嘛，她就更看不上了。”
“你个王八蛋！”这下，哥哥身边长头发才收

回来的手一下拍在了白衬衣头上，像拍篮球一
样。

白衬衣身子一晃，往后退了一步，眼睛仍看
着哥哥，“就算你把我打一顿，打趴下，她就能喜
欢你？”

这大概也正是哥哥所担心的，他脸沉着，没
有开口。

“再说了，你把我打一顿，我去派出所一告，
你不光要蹲黑房子，还得赔钱，你自己觉得划不
划得来？”说到这儿白衬衣脸上已经有了笑意。

他的话说得我的心一惊，确实，如果哥哥真
的把他打了，他去派出所报了案，那哥哥肯定会
被抓走，家里还得给他赔钱。想想，是有些划不
来。正想着，下嘴唇一凉一麻，正好被一颗大雨
点砸上，我一抿嘴，微微的有些咸有些涩，这还
是我第一次尝到雨水的滋味，还是罕见的太阳
雨，跟七角井的水质很像，跟我们这一代年轻的
七角井人的命运也很像，这也是那场雨，给我留
下的最深印象。

白衬衣话音刚落，紧接着是“噢”的一声惨
叫，我忙定睛细看，只见哥哥一只拳头才收回
来，另一只拳头又已经落到了他脸上。白衬衣想
往后退、想躲，可他身后也是人，将他堵着，让他
无法闪躲逃开。

一会儿工夫，白衬衣脸上已经挨了四五拳。
“行了，行了，再不能打了，把人打坏了也是

个事儿。”哥哥身边几个人一起动手，却是拦住
了他，长头发两只手捉住他一只手，劝。

“你他妈的。今天来，本来没想收拾你，你他
妈还敢吓唬我，打的就是你。”哥哥一只手指着
白衬衣嚷着，还想往前冲，却被身边几个人拦的
拦，抱的抱，无法挣脱。

再看哥哥对面的白衬衣，眼镜已经掉了，鼻
子上估计也挨了拳，鼻血直淌，手捂都捂不住，
将整张脸糊得血红，连地上、白衬衣上也滴了许
多血。刚开始他还只是想把血止住，后来才意识
到打他的哥哥已经被人拦住，想明白了，一抬腿
便跑。

混乱中没人拦他，白衬衣一会儿便消失不
见了。

当天中午，哥哥被镇派出所的人带走。了解
了事情前因后果的爸爸妈妈下午便带着钱和一
大兜吃食出了门。

第二天上午，哥哥重新回到了家。算一算，
他在派出所前前后后待了还不到20个小时。从
派出所出来，哥哥还是哥哥，虽然看上去有些疲
惫、萎顿，但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出多大变化；可
事实上，经过那20个小时，他变了，整个人都变
了。

哥哥不说，我无法想象那段时间究竟发生
了什么，总之，那以后，哥哥虽然还是不爱学习，
却老实多了，再不惹事了，跟他那帮朋友也慢慢
疏远了。而且，他还再三劝我要好好学习，听大
人话，最好一辈子不犯事，不进派出所。我得承
认，虽然我并没有把哥哥的话全都听进去，但多
少还是受了些影响，直到今天，我基本上还是一
个好人。

两年后，哥哥技校毕业进了镇化工厂，成了
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工人，并于 3 年后与一个
长相很普通的女孩子结了婚，很快又有了孩子。

哥哥的生活平凡得出乎我的想象。
过后我常想，如果没有那一年的那 20个小

时，我们兄弟的生活很可能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那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好是坏？我猜不出。

插图：孟浩强 题字：周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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